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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水和霜降轮番来临

蓝天下的桂树丛

鸟儿一声声叫着秋色

山峦与山峦在云朵间

试图与蓝天对峙

风把斜阳搬过来

染出一树一树金黄

安静而丰盈的秋挂着微笑

前途归路开始云雾缭绕

深谷里小溪清澈如初心

逆风生长的灵魂把落花流水

源源到岁月峡谷

乘着月色我直奔故乡

多余的枝叶被慢慢删着

这多么富有人间温情

我知道，那些住过的地方

走过的路，所有邂逅与相逢

都将和这个季节

慢慢进入循环往复

（作者单位：乌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）

深 秋
□ 向建国

巴 营 山 上“ 巴 曼 竹 韵 ”农 家 乐

附 近 曾 有 一 座“ 八 仙 寺 ”，文 革 时 期

被毁，如今依稀能看到遗址。相传，

“八仙寺”是八仙使法移来的一座寺

庙，寺庙下压着一条龙。

据 说 很 久 以 前 ，巴 营 山 下 的 长

江 里 有 一 条 修 炼 了 800 年 的 龙 。 这

条 龙 专 干 坏 事 ，鱼 肉 乡 邻 、欺 男 霸

女。有一天，曾是巴国津琨人的“药

王”铁拐李到巴营山游玩，看到一名

老妇正坐在院坝掩面而泣。铁拐李

上前问道：“这位大嫂，何事伤心？”

那老妇抬头见是一个拄着铁拐

的 跛 脚 之 人 ，更 是 悲 从 中 来 ，说 ：

“你一个跛子自顾不暇，怎么管得了

我的事？”

铁 拐 李 说 ：“你 说 来 听 听 ，我 帮

你想想法子！”

老 妇 不 相 信 地 摇 摇 头 ：“ 你 能

有啥法子，你对付得了那妖魔吗？”

铁 拐 李 说 ：“ 我 是 八 仙 之 首 的

铁拐李，无论他是什么妖魔鬼怪，我

都能把他降住。”

老 妇 听 说 是 铁 拐 李 ，连 忙 跪 地

磕 头 。 铁 拐 李 扶 起 老 妇 ，让 她 细 细

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原 来 ，老 妇 有 一 个 女 儿 ，刚 满

18 岁 ，长 相 乖 巧 。 这 条 龙 遇 见 老 妇

的女儿后，竟跑来向她提亲，要纳她

的女儿为妾。这条龙经常化身成 30

多岁的男子，到乡间四处闲逛，遇见

漂 亮 女 子 就 强 掳 为 妾 ，他 家 里 早 已

妻 妾 成 群 。 今 夜 ，那 条 龙 就 要 来 老

妇家，把她的女儿带走。

铁 拐 李 听 了 ，安 慰 老 妇 道 ：“莫

急 ，这 事 我 管 定 了 ，一 切 按 我 说 的

做。”

天 一 黑 ，屋 外 便 一 阵 飞 沙 走

石 ，那 条 龙 一 身 新 郎 打 扮 ，飘 身 进

屋 。 龙 见 姑 娘 娇 羞 地 坐 在 床 边 ，头

上 顶 着 红 盖 头 ，不 禁 哈 哈 大 笑 。 龙

上 前 准 备 揭 开 红 盖 头 ，姑 娘 一 闪 ，

说：“我俩恐怕做不成夫妻了。”

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姑娘说：“我娘请了仙人来降你。”

龙狂笑：“谁有本事降住我？”

姑 娘 说 ：“ 听 说 是 蓬 莱 的 八

仙。”

龙 喃 喃 道 ：“ 八 仙 ？ 听 说 是 有

些 本 事 ，看 来 我 俩 真 的 没 有 缘 分 。”

说完，就慌慌张张要走。

姑 娘 一 下 掀 了 红 盖 头 现 出 原

身 ，扯 住 龙 大 喝 道 ：“ 孽 障 ，休 想

跑！”

龙 转 身 一 看 ，竟 是 铁 拐 李 ，慌

得 手 麻 脚 软 ，猛 力 一 挣 ，挣 破 了 衣

服，跃出了门。龙逃到院坝，院坝里

的 八 仙 一 下 将 他 围 住 。 龙 无 奈 ，抽

出随身宝剑跟八仙大战起来。几个

回 合 后 ，铁 拐 李 一 铁 杖 将 龙 打 倒 在

地，龙现出原形。八仙同使法力，把

长江对岸翠屏山上的一座寺庙移到

了巴营山上，把那条龙压在寺庙下，

永世不得翻身。

乡 亲 们 为 了 纪 念 八 仙 除 暴 安

良 ，就 把 这 座 寺 庙 叫 做“ 八 仙 寺 ”，

寺名一直沿袭至今。

（作者系忠州街道居民）

“八仙寺”的传说
□ 徐玉成

校园刚刚被抹上一缕晨曦，

我们就集中在操场升国旗。

队伍排列得方方正正，

个个站立得整整齐齐。

身边的空气新鲜无比，

惟有晨风轻言细语。

心中的杂念荡然无存，

惟有信仰萦绕脑际。

听着嘹亮雄壮的国歌，

耳边仿佛响起冲锋的号角。

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，

自有英雄儿女抗强敌！

望着鲜红耀眼的国旗，

眼前仿佛见到先辈的血迹。

在共和国的奠基册上，

自有仁人志士前仆后继！

目送国旗冉冉升上蓝天，

一股股力量在全身腾起。

先辈们留下了奋勇前行的足印，

纵有千难万险我们也绝不停息！

跋涉的路途就从脚下开启，

一步步不惧行程的蜿蜒崎岖。

在飘扬的国旗下勤奋学习，

我们用捷报向祖国献礼！

（作者系忠县籍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）

校园升旗
□ 郑京鹏

所有房舍店铺

几乎千篇一律地

依山而建 傍水而设

一年四季不分晴天和雨夜

总是脚步不停 灯火不熄

自从你诞生的那一天起

你就挤满了平平仄仄的方言

浸染了形形色色的泥土及汗味

不管是青石板铺就的巷道

还是刚长出地面的高楼和店铺

你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农村人

滋润了一座又一座新城市

男女老少都爱你

愿与你白头偕老

因你能容纳并缔造万物

啊！故乡那座小镇

你既是农村人往返的归巢

又是城里人难忘的牵挂

（作者系三汇镇人）

小 镇
□ 谢邦成

卫 高 ，于 我 而 言 ，亦 师 、亦 兄 、

亦友。他是我兜兜转转的人生中难

以忘记的人。

卫 高 ，人 称“ 谭 胡 子 ”。 1991 年

5 月 ，在 倒 灌 小 学 操 场 上 ，身 材 魁 梧

的“谭胡子”给我们一群穿着朴素的

初三毕业生拍照。他喊我们看照相

机 镜 头 时 ，我 却 看 着 他 满 腮 的 胡 子

和 全 是 口 袋 的 衣 服 ，觉 得 这 个 拍 照

的人真好玩、真稀奇。

同年 9 月，在拔山中学操场上，

一 群 高 中 男 教 师 穿 着 背 心 打 篮 球 。

篮球场上溅起的尘土掩盖不了教师

们 的 欢 呼 声 ，也 遮 掩 不 住 围 观 同 学

们 的 鼓 掌 声 。 忽 然 间 ，我 看 见 一 个

方正敦实的身影。“好！”——一阵欢

呼声从染着金黄余晖的胡子间传过

来 。 他 一 个 假 动 作 躲 过 防 守 ，三 步

上 篮 ，篮 球 入 框 ，球 进 了 ，引 来 师 生

一 阵 喝 彩 。 好 飘 逸 的 投 篮 动 作 ，那

一脸的胡子更飘逸。投进篮的他就

是 给 我 们 拍 照 的 那 位 师 傅 ，他 怎 么

也在这个学校？刚考进高中的我有

些纳闷。

高 二 上 学 期 的 一 个 晚 上 ，同 桌

小 凯 将 我 领 进 画 室 时 ，他 在 画 室 里

指导一帮同学练习素描。啊！我满

眼 的 惊 讶 ：他 不 是 拍 照 的 那 个 人

吗？他不是打篮球的那个人吗？难

道他是这个学校的美术老师？小凯

对 他 说 ：“ 谭 老 师 ，华 川 也 想 来 学 画

画 。”他 抬 起 头 来 看 看 我 ，笑 容 从 胡

子 间 绽 放 开 来 ，温 良 的 眼 神 从 厚 厚

的 镜 片 里 面 跑 出 来 ，柔 和 的 声 音 从

胡子的缝隙间蹦跶出来：“好啊！有

时 间 就 来 练 练 。”啊 ！ 他 也 姓 谭 ，我

又 是 一 阵 惊 讶 ：本 家 呀 ！ 接 下 来 就

是 铺 纸 张 、削 铅 笔 ，线 条 练 习 、素 描

打型等等。他手把手地把我带进了

美 术 天 地 、绘 画 世 界 。 我 因 此 成 为

一名美术生，人生命运由此改变。

“ 啊 ！ 你 也 是 柳 塘 的 。”越 说 越

近，越谈越亲。我们是同辈兄弟，相

邻 农 家 大 院 ，田 地 坡 坎 相 依 。 我 外

公 家 、二 姨 家 、幺 姨 家 都 在 柳 塘 四

队，我自小在外公家长大，在外公家

念 书 ，初 三 时 随 二 姨 父 姓 谭 。 我 与

卫 高 老 师 的 人 生 缘 分 似 乎 天 注 定 ，

人生渊源由此流长延伸。

星 期 天 回 家 ，我 对 娘 说 ：“ 我 们

的 美 术 老 师 是 卫 高 。”娘 说 ：“ 是 三

队 那 个 卫 高 吗 ？”“ 对 呀 ！”我 回 答 。

“是他呀，他小时候常跟随他幺姑一

起 到 大 队 部 开 会 ，一 起 参 加 大 集 体

劳 动 。”娘 笑 着 对 我 说 。 原 来 ，娘 是

看 着 卫 高 长 大 的 。 如 此 说 来 ，他 是

我 的 兄 长 ，我 对 卫 高 老 师 有 了 更 多

亲近感，踏实地跟着他学美术。

那 些 年 ，卫 高 的 家 在 学 校 大 操

场 边 的 一 幢 3 层 砖 瓦 楼 里 。 底 层 是

医务室，第二层住着其他科任老师，

他家在第三层，是一个大通间，只有

十五六平方米，隔成了两间，前间是

厨 房 、餐 厅 、通 道 ，后 间 是 卧 室 、拍

照工作室、备课室。站在窗前，能望

见 远 远 的 山 岭 、深 深 的 山 谷 和 炊 烟

缭绕的农家。

卫 高 的 家 小 而 简 陋 ，却 充 满 着

幸 福 ，不 仅 是 我 们 一 群 美 术 弟 子 的

幸 福 ，也 是 拔 山 中 学 一 届 届 学 生 的

幸福。他的家里有艺术生们的欢声

笑语，也有高中、初中学生们的青春

倩影。

卫高的家里有体贴温柔的妻子

和 乖 巧 可 爱 的 女 儿 。 他 的 妻 子 姓

杨，是附近一所小学的老师，我们叫

她 杨 老 师 。 杨 老 师 戴 着 厚 厚 的 眼

镜，长长的头发扎成马尾，笑容时常

挂在瘦小的脸庞上。我们一群弟子

一 早 一 晚 在 她 拥 挤 的 家 里 进 进 出

出，她总是笑脸相待，从不嫌弃我们

这些不懂事的孩子。对于卫高老师

一 届 一 届 的 美 术 弟 子 ，她 都 能 叫 上

名字，并知晓每个人的性格脾气、成

绩情况、绘画态度、努力程度等等。

那 些 年 ，卫 高 的 家 是 学 校 的 摄

影工作室，一群群学生、一届届毕业

生 都 被 他 定 格 在 5 寸 或 7 寸 的 彩 色

相 纸 里 ，为 我 们 留 下 五 彩 斑 斓 的 回

忆 。 他 的 镜 头 ，为 我 们 保 存 了 同 窗

情、师生情、校园情。他用光圈记载

我 们 高 、初 中 时 代 的 青 涩 、淳 朴 ，甚

至 是 迷 茫 。 一 到 取 相 片 的 时 候 ，卫

高的家就人气爆棚。女同学拿到相

片的那一刻，羞羞地睁大双眼，不相

信 那 是 自 己 ：我 原 来 这 么 乖 ！ 男 同

学 拿 到 相 片 时 ，趾 高 气 扬 地 说 道 ：

“ 哇 塞 ，我 有 这 么 神 气 吗 ？”同 学 们

的 笑 声 萦 绕 在 整 幢 3 层 小 楼 里 ，久

久不散。

上 世 纪 九 十 年 代 初 ，卫 高 特 别

爱 钻 研 拍 照 技 术 ，为 同 学 们 拍 摄 各

种特效人像照片，制作各种道具，冲

洗 出 效 果 奇 特 的 相 片 ，深 受 同 学 们

追崇，粉丝一大群。时过境迁，同学

们 晒 出 那 些 年 的 老 照 片 时 ，在 拔 山

中 学 的 一 幕 幕 悠 然 而 现 ，一 切 又 回

到 20 多 年 前 的 校 园 时 光 。 同 学 们

看到相片就会想起卫高，想起“谭胡

子”为我们留下的珍贵记忆和青春。

每 当 我 翻 看 卫 高 拍 摄 的 相 片 、

编 辑 的 影 集 和 出 版 的 画 册 ，就 会 看

到他至臻至纯的心和素朴淡雅的眼

眸 。 那 些 年 ，我 们 一 届 届 美 术 生 跟

他 学 美 术 ，他 不 收 学 费 ，还 义 务 辅

导 ，多 次 送 我 们 一 些 绘 画 材 料 。 他

拍照也只收取最基本的冲洗成本费

用。

卫 高 的 眼 界 很 广 阔 ，一 到 高

三 ，他 就 推 荐 我 们 到 重 庆 市 区 的 川

美、西师等学校集训，让我们增长见

识 、开 阔 眼 界 ，提 高 绘 画 造 型 能 力 ，

考取理想的美术院校。一届届学生

走 进 他 的 画 室 成 为 美 术 生 ，一 届 届

美 术 生 离 开 画 室 走 进 大 学 ，最 后 遍

布全国各地，在各行各业奉献着。

“ 卫 高 ”，360 百 科 上 是 这 样 说

的：“卫”，形声字，从行，从韦，韦亦

声。“韦”意为“层叠”，“行”指出行、

道路。“高”，象形字 ，像楼台重叠之

形 。“ 卫 高 ”从 字 面 上 理 解 就 是 ，认

准人生道路，一层层追求，一层层累

积 ，成 就 高 原 ，达 到 高 峰 。 事 实 如

此，他一边忙于美术教学，桃李遍天

下；他一边追崇自己的摄影理想，出

版专业影集；他一边探索绘画世界，

编 辑 自 己 的 美 术 画 册 。 孜 孜 追 求 、

全 力 探 索 ，成 为 师 德 高 尚 的 美 术 特

级教师，成为技术高超的摄影大师。

卫 高 ，绝 对 是 一 位“ 腹 有 诗 书

气自华”的老师。大学毕业那年，在

万县（今万州区）我偶遇拔山中学的

老 校 长 李 长 煜 ，他 退 休 后 在 万 县 一

个 中 专 学 校 做 行 政 管 理 工 作 ，我 们

有长时间的交流。得知我是卫高的

美 术 弟 子 ，李 校 长 对 我 说 ：“ 卫 高 这

个小伙子是一个有才有前途的青年

教 师 。 他 当 年 想 调 离 拔 山 中 学 ，是

我尽力留住的。山区高中特别需要

卫高这样的美术老师。”听了李校长

的 一 番 话 ，我 一 阵 激 动 ：“ 是 啊 ，还

好校长留住了卫高老师，不然，我读

高中时就不会遇上这样的专业老师

了，我的命运又是另外一种状况。”

庆幸啊！人生就是那么不可言

说 。 校 长 的 极 力 挽 留 ，为 我 们 一 群

农 村 高 中 生 留 住 一 位 做 人 恩 师 、一

位专业导师。那年，我大学毕业后，

远 赴 上 海 工 作 ，卫 高 也 从 拔 山 中 学

调入县教育局（现县教委）做管理工

作 。 从 此 以 后 ，他 有 了 更 大 的 专 业

天地，有了更广的摄影空间，为全县

的 艺 术 教 育 作 出 了 卓 越 贡 献 ，带 出

了 一 批 批 、一 代 代 优 秀 的 艺 术 教 育

传承者。

“ 对 于 伟 大 的 摄 影 作 品 ，重 要

的 是 情 深 ，而 不 是 景 深 ！”卫 高 如 是

说 。 的 确 是 这 样 ，卫 高 作 为 家 里 的

兄 长 ，他 善 待 家 人 ，用 情 至 深 ；作 为

学 校 的 老 师 ，他 启 发 学 生 ，厚 待 同

事 ，用 情 至 纯 ；作 为 摄 影 家 ，他 呵 护

理解被拍摄者，用情至臻。卫高，用

他那情深意浓的眼眸聚焦山区百姓

的心事，定格山区百姓的生活，成为

山区百姓的贴心人。因此，有了《百

家 姓 百 姓 家》系 列 专 题 摄 影 作 品 ，

引起人们的关注。

卫 高 ，是 我 人 生 的 引 领 者 ，他

为 我 树 立 人 生 奋 斗 的 标 杆 ，有 了 努

力的方向。而他却说：“幸福比成功

重要，过程比结果重要；幸福永远在

心 里 ，风 景 永 远 在 路 上 。”有 一 年 ，

我 们 兄 弟 俩 促 膝 长 谈 ，他 对 我 说 ：

“学美术，或许只是你人生历程中的

一块跳板，别在意，它只是你学习的

一 个 过 程 。”那 年 ，我 专 业 学 习 止 步

不 前 ，他 看 出 了 我 的 困 惑 。 而 我 有

些 不 明 白 ：“ 我 学 绘 画 ，就 得 靠 画 画

过 日 子 。 老 大 哥 ，怎 么 这 样 讲 呢 ？”

多年过后，我有所领悟：卫高兄长讲

得极好，他悟透了人生，悟透了美术

专 业 发 展 。 他 的 那 句 话 启 迪 人 生 ，

触及美术生的灵魂。只怪我一时没

完全理解。

是的，美在心里，更在路上。卫

高是美的，他美了自己，更美了别人。

卫 高 ，于 我 而 言 ，是 我 慈 爱 可

亲的兄长，是我真诚质朴的朋友，是

我博学睿智的恩师！

（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区民本中学教师）

卫卫 高高
□ 谭华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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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
